
   

 

 

     

 著作：佛教教育与文化   

  

荡执成智?真空妙有 

 

                五十年来的槟城佛教 

 

    要知道槟城佛教的来历，首先要观察一下马来亚的佛教历史。佛教最先传到这一角落，远在印度

阿输迦王（Asoka），中国旧译阿育王，公元前二六四至二二六在位）召开第三次佛教的结经大会後，

奉派近臣输纳及宇达拉等至南印度对海的锡兰岛传教。後来由锡兰岛而流传到南洋爪哇群岛一带。这

一系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书上多称之为「小乘佛教」（注重自修），与公元一世纪由北印度传至中国

另一系的「大乘佛教」（注重利人）相峙。当第一世纪时，印度人已大批移民马来半岛，其推动力原

在通商，印度教和佛教却因之与马来人发生关系。第四世纪，印度人曾在吉打建立庙宇，用梵文铭刻

佛经。此为早期传来的佛教，其影响遍及吉打与威省，近世在吉打及威省掘出第四世纪以後的梵文小

乘及大乘佛经碑文，即其证明。六七世纪之间，苏门答腊的东海岸，兴起了一个马来王国，史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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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利佛逝，首都即今日的巨港。这是一个大乘佛教的帝国，国王及人民均 信奉大乘佛教。十世纪时，

爪哇又兴起了一个强国，史称满者伯夷，与室 利佛逝作战胜利，遂使室利佛逝渐趋衰败。十三世纪

时，马来半岛几乎全 归泰国统治，小乘佛教甚为蓬勃。十三世纪以後，回教抬头，佛教泰极否 来，

逐渐衰败。及至苏门答腊的亚齐苏丹伊士堪达莫达改奉回教，讲慈悲 的佛教，只有拱手让贤。所以从

十七世纪以後，马来亚早期从印度传来的 佛教几乎成为真空状态。  

    现在的槟城佛教，是由中国闽省工商人士带过来的。约在十七世纪末 至十九世纪，华人陆绩

由中国移民马来亚，其中信佛的人士，就把阿弥陀 佛和观音菩萨圣像连同他们的信仰一齐移过来。虽

然，若上溯中国法师到马来 群岛传教，那也是很早的事了。远在公元四一三年，东晋高僧法显赴印求 

法，返国途经爪哇，居留达六个月之久，遍游南洋群岛，传播佛教。唐如 意元年，又有义净三藏，尝

与义朗、义玄、智崇、功德铠、亲依、常愍、 彼岸、义辉、慧月、法朗、金刚智等五十余人，赴印求

经，归途亦曾经马 六甲等处作短期的弘法。可见那时马来亚亦有大乘佛教的流行，大约到宋 元二朝

才衰落。及至明朝末年，一般义士南来，曾在马六甲建立一间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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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，叫做青云亭，殆为後期佛教在马来半岛的第一间寺院。槟城的佛教， 即是从这些信佛的人士，慢

慢移植来的。  

槟城佛教寺院的建筑   

    如所周知，槟城这五十年来所建筑的寺院，最大的要算亚依淡的极乐 寺了。但极乐寺还未建筑之

前，公元一八??年，椰脚已建筑了一个广福 宫；不过这是华侨们起来招标的商业性的香火庙，还不能

算是真正代表佛 教的寺庙。真正代表佛教寺庙的，自然要以极乐寺为始。极乐寺兴建於公 元一八九一

年（光绪辛卯），到今年已有七十年历史，由动工到完成，经 过十五年，以一九?六年完成计算，到现

在也有五十五年。极乐寺规模宏 大，殿宇庄严，今已驰名东南亚各地，不但是槟城的首刹，也是星马

寺院 建筑的冠军。最初募建这寺的人，是闽藉归化的妙莲和尚。他卅三岁落发 於福州鼓山涌泉寺，光

绪十一年（一八八七）南来，次年到槟城。当时槟 城侨绅邱天德，胡泰兴等雅重莲公品德，辞退广福

宫旧僧，请他为新住 持。宫里的香烛由他售卖，每年责以缴款二千余金，叫做「香烛 」。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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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住僧十二人，分两班，供华侨两家应赴佛事之需。然莲公南来，志在宏 法，杂居闹市为应赴僧，不

便栖禅，於是商得闽侨杨秀苗的同意，在亚依 淡山坡买了他的别业，计地面积共九英亩，来做建寺修

禅之所；并邀同得 如本忠二师南来，助理筹募经费和监督建寺的工程。最初建成观音大士 殿，为别於

市内之广福宫亦名观音亭，就起名「新观音」。後来觉得每登 鹤山，俗尘皆涤，心意快然，就易名极

乐寺。又因其山状似白鹤展翅，意 欲凌霄，即名之为鹤山。据寺志说，最初建成的殿宇，规模不广，

很是简 陋，只有横排三楹，中供观音，两旁则塑十八罗汉，不甚庄严；後来妙莲 得如本忠诸师远至泰

缅印尼等地广为募化，又以道风远播，信者渐多，且 得本地檀越张弼士捐款三万五千元，张煜南捐一

万元，张鸿南谢荣光各捐 五千元，其他捐五六千者二人；五千以下一千以上者共计六十五人。既得 巨

资，就逐渐扩建正殿、天王殿、法堂、藏经阁、钟鼓楼、客堂、禅堂等 共费十七万九千六百余金，才

把全寺工程完成，使它在鹤山之腰，屋宇繁 殖如一小村落。後来在後山和左旁还添建两座塔：一座是

缅甸式的圆背尖 顶的普同塔，一座是中国式的七层尖顶的万佛宝塔。这万佛宝塔，是第二 次大战前後

才建的。每当斜阳晚霞之际，两塔和全寺梵宫琳宇互相辉映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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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光万缕，绚彩千层，构成一幅天然绝好的图画，使骚人墨客登临，更觉 心旷神怡，动了无限底诗



兴！  

    在极乐寺竣工不久，一九二二年，该寺第二任方丈本忠和尚，又在车 水路建一观音寺，供养极乐净

土的候补人物??观音大士。本忠和尚并将 其所组织的念佛莲社，迁於此寺，作为弘扬净土宗的道场。

从此以後三四 十年间，有很多的大小寺庵，相继兴起。据马来亚佛教会去年的初步调 查，约有五六十

所；现在已向马来亚佛教会登记为团体会友的，共有四十 八所；威省有十一所，尚不计其内。在这些

寺庵中，比较早而著名的，有 霹雳路三角田的洪福寺，建於一九一四年，比观音寺还早八年，是侨领

林 耀椿居士的先母建来供暹僧安居办道的，一九四?年转请华僧慈航法师住 持。慈公一九四六年去台

湾，即交付监院本道和尚代理。其次是亚依淡的 慈航阁，建於一九三五年，前年改为香严寺；妙香

林，建於一九四?年。 安顺律的华严寺，建於一九四五年。丹戎道光的香山寺，建於一九五? 年。全槟

共有出家僧伽五十六人。上举各寺之住持，多为出家的僧伽。  

    至於在家学佛居士的团体，也有不少，其规模较大的，要算一九二五 年在安顺律建筑的槟城佛学

社，和一九三九年在湾岛头设立的菩提学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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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者是居士林文进、锺伯丛、杨章安、林忠亿等董其事。据说该社钜大的 建筑费，最初是用佛教名

义，向政府请准售卖福利彩票获得钜款数十万金 而建筑的，殿宇宽敞，装塑精雅，富丽堂皇，兼而有

之，完全是一座新型 的教堂式的建筑物，那旧式建筑的极乐寺与之比较，也觉瞠乎其後了。後 者是一

九三二年由厦门来槟的比丘尼芳莲师，在一九三五年买下湾岛旧式 园屋数间，领众居住，设经修道。

因屋宇太窄，不能办学，後来由其门徒 和她发起改建，成为全槟唯一的佛教女众修学佛法的教育道

场。  

    中国式的寺院，其重心是在正殿，中央供养教主释迦牟尼佛，左右供 养药师佛和阿弥陀佛，即俗称

「三宝佛」。亦有左右供养观音大士和地藏 大士。兹将槟城各大小寺院列表如次：  

    槟城各大小寺院庵堂一览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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槟城佛教的弘法人物 

 

    构成佛教的要素，是佛、法、僧三宝。佛教二千五百年前产生在印度，从它的演变与流传史上观

察，也可分成正法、像法、末法三个时期。正法是指佛在世的时期，佛教以佛为主，法和僧为从；像

法时期，佛已灭度，以法为主，以僧为从；末法时期，则法已衰微，赖僧主持弘传的工作。僧既是主

要弘传佛法的人物，所以是佛法的生命所系，对於佛法的存亡，负有重大的贵任。槟榔屿之所以有佛

法，而且今日还很弘盛，成为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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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佛教的重心，溯其来源，虽然在二三百年前由闽省信佛的人士南移，把 佛法的信仰带过来，但真正

有沸法的弘传，则要以一八八八年妙莲和尚南 来创建极乐寺为始。一八??年所建的广福宫，虽也有僧

人驻在宫内做庙 祝，那只是应赴经忏佛事而已；到了莲公创办极乐寺，才有集众讲经论道 的法会出

现。次於莲公南来而佐其成立佛教事业的得如，本忠二和尚，对 於佛法的修养，亦素有工夫。得知江

西人，弱冠离俗，曾参访名山知识， 求明「脚跟下事」。後遇莲公，问答佛法，心颇相契。寺志有

「盖师於洞 上宗旨颇有心得，而转位就功之说，正合莲公意」；可见得如实为妙莲的 授法之徒，应该

可为极乐寺的第二任住持，惜其不寿，在光绪廿八年（一 九?二）只有四十八岁就去世了。  

    极乐寺第二代住持是本忠禅师。照寺志中研究，他在槟城做过两件弘 法的事：一是在满清末年，海

内外的革命狂潮，声势汹汹，佛教板荡，国 内除湖南宝庆而外，连闽境的怡山鼓山两大丛林，亦几乎

不保。本忠和尚 乃与南来做短期宣化的虚云长老，相偕去沪，约同八指头陀寄禅和尚数 人，入京向光

绪皇帝请愿，获得成功。诸公留京创办佛教总会，他就回闽 组织福建全省佛教支部。不久又回槟城设

立支部，与总会遥相呼应，一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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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僧夺产的惊涛骇浪，得暂宁息。二是他住持极乐寺後，倡组念佛莲社， 弘扬净土法门，度人成千，

为南洋群岛有念佛莲社之始。寺志载有优婆夷 张宝池念金刚经已四十年，而未明经中所谓「四句偈」

义举以为问。又问 念经念佛，是同是别？他说：「两义可一。并作答：盖执则不别而别，不 执则别而

不别。四句者，即有无等四句。所以荡执者也，善用之则成般若 智，不善则成外道邪见，故经中不显

说，由人自悟，所谓密意也。夫经与 佛号，皆从如来大悲真体流出不可思议之利生业用，非凡夫思量

测度所能 知，然欲荡执成智，则须依遮照两门入，遮即所以止执而显真空，照即所 以起用而显妙有。

如经云：「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即非庄 严者，遮也；不遮则法身流转五道而真空莫

显，此空句也。是名庄严者， 照也；不照则耽著假名而妙有转同世相，此有句也。如是遮照同时，有

无 不立，合成中道，即庄严佛土也。又遮则摄用归本，故一相无相而仍不坏 假名；照则从体起用，故

万有齐彰而体原空寂。是为亦空亦有句也。又 照则依俗成事为不变之随缘，即经所谓「无所住而生其

心」，是以弥陀不 舍众生也；遮则明体空寂是随缘不变，即经所谓「应生无所住心，若心有 住，即为

非住」，故能心净土净，感应道交，此为非空非有句也。能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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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，则念佛念经既无同别之可言，即一切举动云为，亦咸归一如矣。禅门 中所谓举目扬眉，无非是

道，即谓此也。」即此可见他在佛门中，也不失 一个「见解超妙，田地稳密」的人物了。  

    极乐寺第三任第四任的住持是圆瑛法师和志昆和尚。圆瑛法师在一九 二二年曾来星洲及槟榔屿讲

经。一九二六年又重来一次弘法，并为佛教慈 儿院筹基金，在马六甲作法会。到一九三八年春，被举

为极乐寺法席，因 他上一年已任福州鼓山涌泉寺住持，而极乐寺是鼓山的下院，所以会请他来 做住

持。但他因事在当年夏季和次年秋季两次回沪，而且在第二次回沪因 时局问题严重，便无机会回槟，

全寺的法务都由志昆和尚代理。直到抗战 胜利，隔了九年的时间，在一九四八年又回极乐寺传戒一

次，开了一个胜 会。不久回沪，因疾辞世，从此全寺就由志昆和尚管理，直到如今。志公 已有七十五

高寿了，他的童颜鹤发，道貌岸然，品德庄严，修养有素。吾 槟人士，久所熟谂，毋庸赘述。  

    妙莲和尚之後，圆瑛法师之前，在槟城弘法起过很大作用的，还有一 位名闻世界，去年圆寂江西的

虚云老和尚。虚公是妙莲和尚的戒子，应妙 莲和尚之召，在光绪三十一年（一九?五）由云南取道南缅

甸，经新街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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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城、行脚到仰光。他是一个苦行僧，中间经过九死一生的苦难，才由仰 光转从水路搭船来槟城，驻

锡广福宫和极乐寺，开讲法华经数月，又有马 六甲佛徒请他到青云亭讲药师经。不久，又应吉隆坡信

士叶佛佑黄云帆等 请至灵山寺讲楞伽经。据「虚云和尚年谱」说他在各埠讲经毕，皈依佛教 者有一万

多人。德望之孚，感召之深，在槟城佛教史上也算是空前的胜 举。  

    一九二五年，上海寄东法师和天台山僧永虔华智二法师，应槟城佛学 社之请，先後来槟，驻锡该院

宣讲普通经论，作通俗的布教。在他们之 後，又有妙祥、慧僧等法师相继来该院主持讲务。该社还有

讲师林忠亿居 士等，经常在该社及赴英校、监狱、北海感化院、麻疯院、肺痨院等处演 讲佛法，并且

对各种佛教慈善事业，奔走极为热情。笔者亦曾多次被邀， 与之同上列各慈善机关弘法结缘。  

    一九三二年，北平法源寺道阶法师南来星马各地弘法，抵槟後曾在极 乐寺说戒，在广福宫讲心经，

及在菩提学院等处开示法要。前此，他曾赴 日本东京开世界佛教会议大会，被举为副会长。当年中国

在提倡庙产兴学 的风潮高起之时，他曾与寄禅虚云等长老同赴北京向政府请愿，是创立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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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佛教总会的重要人物之一。他南来之後，在星马各地说法数年，後来示 寂於怡保的三宝洞。  

    同年有无锡尤惜阴居士，重来星洲，从德玉法师削发出家，易名演 本。嗣随师到仰光受戒，再去印

度朝礼佛教八大圣迹，然後回星马各地弘 法，曾在槟城谢莲塘居士处，及丹戎武雅之詹天予居士别墅

驻锡多时。平 日除阅经修法外，间为菩提学院员生讲解佛学。晚年隐居金马仑三宝寺， 专以文字书



简，开示法要，归者甚众。一九五五年并与陈嘉庚弟妇王碧莲 居士等创建法轮图书馆落成，邀请金马

仑县长奥士本及笔者主持揭幕与开 光典礼，成为全马唯一的佛教图书馆，搜集国内外名著及藏本甚

多。因他 在俗是一个通儒，有点像印光大师，所以出家後，仍不离儒佛文化的本 位，致力文教宣扬的

工作，老当益健，到八十五岁最後的一口气不来为止 （一九五七年逝世）。  

    一九四?年，太虚大师受重庆政府邀请，组织「国际佛教访问团」， 以国府林森主席为名誉顾问，印

光法师为名誉导师，他为团长，率领慈 航、苇舫、等慈、惟幻诸师为团员，至印度、缅甸、越南等东

南亚各国布 教。归经星马，曾来槟城数日，在极乐寺欢迎会演讲佛法，参加的侨领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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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耀椿、陈肇琪、谢永嘉、何如群、及会泉和尚，相继演说。越日又在广 福宫，双庆寺等处演讲，听

众拥挤，情形极为热烈。後来该团又到吉隆 坡、马六甲、星洲等地弘法，由星洲回重庆，而团员慈航

法师，留在本城 菩提学院，为诸信众员生，讲解唯识经论。并在星洲和信众林达坚、毕俊 辉等创立灵

峰菩提学院，及鼓励兴办星洲菩提学校。他在一九三?年曾来 星马小住，不久就去仰光；而这次重来，

在槟弘法时间较久，一九四九年 还在车水路宝誉堂内创立了槟榔屿佛学会，鼓励研究佛学的空气，引

了许 多人信佛，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後几年，才去台湾弘法。一九五四年五月， 示寂於台北汐止静修

院。其间尝有妙解、明德、伯圆、妙理、觉真等法 师，在该会作过弘法工作。  

    同时闽南佛教长老会泉法师，亦於一九四?年重来槟城，驻锡升旗山 下的妙香林。那年妙香林刚刚成

立，施主林炳照、林炳坤昆仲伉俪，施地 建林，请师前来说法供养，不料会公莅林匝月，忽示疾去

世，该林就组织 信托会，由释宏船、转岸、广识、广余诸师及林炳照、炳坤昆仲为信托 员，而推宏船

和尚为住持，广识广余二师为监院。一九五?年发起建地藏 殿，五四年九月廿日落成，请笔者莅临主持

开光典礼，并与住持宏船及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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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诸法师演讲佛法三天。该林并曾先後礼请胜进、法舫、竺摩、瑞今、慧 僧、妙钦诸法师，美国比丘

苏曼迦罗，英国比丘玛兴达，居士斯都利，及 苏行三博士等讲经，很热情地推动弘法的工作。  

    一九四六年，法舫法师（曾任武昌世界佛学苑苑长，印度国际大学教 授）从印度回国，曾经星马两

地讲解唯识学和俱舍学，并应香山寺明德法 师之邀，驻锡该寺，常至锺灵中学等处作短期的弘法。一

九五?年四月廿 日菩提学院新舍落成，请施主胡文虎居士主持揭幕典礼，并敦请法舫法师 为佛坛开先，

法师乃由香港重来槟城讲学，并鼓励王弄书、陈宽宗、吴宽 定、陈少英居士等办佛教中学。诸居士并

约他在锡兰大学四年教授合同期 满，重来槟城坐镇弘化。时笔者客居香港，法师亦曾函约来日同来槟

城协 助办学，谁知他去锡兰大学教授仅两年，就在任内辞世了，这使笔者在一 九五四年五月来槟时，



看见菩提中学正开始办初中二年级，而不见最初与 诸居士共同倡议办中学的人重来，真有无限的感

慨！笔者初来槟时，除在 菩提中学授课外，尚在菩提学院讲金刚经，行愿品，洪福寺讲普门品，及 与

孙明法，孙昌然居士等在妙香林、佛学院、华校、暹校、监狱、老人 院，木蔻山麻疯院、北海感化院

等处演讲佛理。自从一九五八年游化印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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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美国归来，讲写日繁，也就很少再出外讲说了。  

    在这里还须一提的，廿年前有胜进法师来自福州，驻锡怡保东莲小 筑，经常来槟弘法，尝在洪福寺

讲金光明经。洪福寺本道法师，则曾兴办 木蔻山般若院及双溪胡芦佛教静修院，常为麻疯患者说法，

有「麻疯和 尚」之绰号。马来亚佛教会为加强弘法工作，聘请默如法师由台来马弘 法，曾在广福宫讲

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，在槟城佛学会讲佛法要义。并 在马六甲、麻坡、居銮、星洲、雪兰莪、巴生

等地巡回布教。上面所说的 都是个人在槟弘法的人物。至於团体弘法，除了上文提到的槟榔屿佛学会 

外，尚有几个弘法团体需要一述：  

    （一）世界佛教联谊会槟城分会，在一九五一年成立，主席为邱思仁。一 九五七年改选林耀椿为主

席。该世会每隔两年开会一次，槟城皆有派代表 去出席。居士方面有王如山、邱思仁、邱思义、林耀

椿、林忠亿、黄松坡 等。僧伽方面有释真果、本道、广义、龙辉、慧僧、明真、会航、悟峰、 远明以

及笔者等，皆曾随团前去锡兰、日本、仰光、尼泊尔、泰国等观 光。一九五一年五月，世界佛教联谊

会主席玛拉西加拉博士来槟访问，曾 在各佛教机构讲解佛教问题。当时本屿曾召开民众大会欢迎玛博

士，参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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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亚斯顿氏与会演讲，誉「槟城为马来亚佛教文化中心」。每遇有国际著 名佛教徒来槟，该会多有邀

之演讲。  

    （二）槟城卫塞假期委员会，成立於一九四九年。是年三月一日，槟城每 个佛教团体及寺院，曾假

座槟城佛学社举行庞大会议，要求政府於一九四 九年起，宣布卫塞月圆日为公共假期。各佛教国驻槟

代表与领袖，及马来 亚各州著名佛教人物，均曾参加此一大会，席间产生十五人委员会，名曰 「卫塞

假期委员会」，由林思亿氏负责起草呈文，由全马各佛教团体，寺 院，及个人佛教徒联名签署，於同

年四月四日呈交马来亚联合邦钦差大臣。 结果批准槟、甲、吉三州由一九四九年起宣布卫塞日为公共

假期。该卫塞 假期委员会当时并谓将继续吁请联邦及各州政府，在联合邦各地宣布卫塞 日为公共假

期，藉使本邦佛教能与其他各大宗教同被承认。可惜这件事後 来有无继绩进行吁请，至今未见下文。

惟该会每年到卫塞日，除用花车游 行庆祝佛诞，弘扬佛法外，尚禁屠、布施各麻疯院、肺痨院、感化



院、保良 局、各族孤儿院、安老院、盲哑学校等财物，做了许多慈善功德。这是於 佛教、於社会极需

要而有利的工作。  

    （三）马来亚佛教会弘法团：全马各州僧伽，鉴於过去各寺院庵堂没有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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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总的组织，精神散漫，不能集中力量，发展佛教事业，乃於一九五五年 冬，由金星法师等出面邀笔

者出组佛教会，固辞不获，亦为其热情所感 动，乃与之联合全马各地教胞，在极乐寺组织马来亚佛教

总会筹备会，选 出释志昆、胜进、竺摩、金明、振敏、金星、本道、黄松坡、陈宽宗、王 弘法、释寂

晃、如贤、妙义、心一、宗监、清亮、性海、陈少英、释祥 空、吴宽定、释明德、林忠亿、释真果、

定光、理胜、广余、龙辉、邱金 枝等廿九人为筹备委员。推笔者及金星、胜进、金明、明德、林忠

亿、王 弘法七人起草会章及宣言，於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呈请政府注册。至一九 五七年九月十三日由

社团注册官批准，遂遵章进行筹备工作，分别向各州 登记寺庙，徵得团体会员四百余单位，个人会员

约三千，初步工作完成。 笔者即於是时受美国夏威夷中华佛教会请，於是又飞美檀弘法。至五八年尾

返 国，始发动於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假极乐寺开成立大会，请本邦总理东 姑阿都拉曼主持剪彩，出

席的有全马各州代表三百余单位，及政府长官，地方缙 绅，各佛教国驻马使节，中西来宾共约二千余

人，情形空前热烈，掀开马 来亚佛教史的新页。该会为加强弘法工作，即於是年冬十月，组织马来亚 

佛教会弘法团，推笔者为团长，伯圆法师为副团长，金明法师为领队，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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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有金星、慧僧、真果、明德、广义、修静、宗监诸法师及锡兰（Ven. P. Permaratena）法师、泰国

（Phra Onn）法师、为弘法师（三般努比丘）， 总干事黄松坡，财政释龙辉，干事许纯碧、张士才、

赵兆虎、黄亚英。随 团记者韩觉夫、庄国源、及男女歌咏队劳仲南、胡秀心、黄广鹏、罗美 玉、黄亚

梅、张成音、秀金等三十二人一行，於十月廿八日出发，到太平，怡 保、丹戎马林、吉隆坡、巴生、

安邦、马六甲、麻坡、居銮、岑都巴辖、 昔加末、新山、星洲作巡回弘法，为时将近一月才回槟城。

而团中各位讲 师，多为槟城各寺院的住持，他们平时也常在槟城各佛教机构及感化院、 学校、监狱、

养老院等作弘法工作，限於篇幅，不及细述。   

槟城佛教的文教事业 

 

    文教事业，是指文化和教育的事业。前章所说的弘法事业之中，本来已含有宣传文教的意义；现

在再把佛教文化和佛教教育分别来说，前者是指请藏经，办刊物，流通法典；後者则注重在兴办佛教

学校。 



    马来亚之有佛教文化，远在初世纪至五六世纪时已从印度传入；但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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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佛教文化，大概都是印度的原始佛教，以小乘为主。後来由十七世纪至 二十世纪华人大批移居到马

来亚，他们从中国带来的佛教，是大乘佛教， 以及和孔道两教混合的宗教，因此三教合流的影响，至

今仍在槟城流传 著，而这种合流混沌的思想，正是代表中国民间一般的宗教信仰。本来， 真正的佛教

是有两方面的，一面是厚生的，即药师延生的法门，叫人循著 理性的道德规律去努力现生的善业，可

以改造现实不好的环境而使之成为 好的；一面是资荐的，即弥陀度亡的法门，告诉人现生深信因果，

舍恶向 善，死後可以往生净土，生活安乐。但中国佛教自唐宋以後，禅宗和净土 宗特别发达，这两宗

都是只重一句禅话或一句佛号，不重教义的研究和弘 扬，所以学佛的人多贪其简便而走向後者，希求

临终往生净土的路上去， 对於前者注意现生努力，改造现实人生的正法，反而冷门到几乎无人顾问 

了。中国的佛教演变到不注重现实的厚生，倒向送死度亡的往生一边去， 也有这个情形。无怪乎华人

最初带来槟城的佛教，也是送死度亡往生净土 的佛教，而不是正视现实的厚生佛教。如槟城最古老最

富历史性的广福 宫，住有由中国请来的几个僧人，都是做应赴工作的。即是说， 到人死後才用到和

尚，用到佛教。把本来是为人生而施设的人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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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，反而变成人死的佛教了！把释迦牟尼佛一生奔走人间救世 济民，牺牲为人的精神都丧失了！一

直到光绪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妙莲和 尚南来，被当地华侨请为广福宫住持，还限定他只住十二僧，做

为应赴两 家侨胞的经忏法事用的，因佛寺规定每堂六人，十二僧刚刚够用两堂法 事。但自妙莲和尚兴

建极乐寺後，作风已有改变，也注重佛教文化方面宣 扬。第一件大事，是上京请求藏经，结果如愿以

偿，得到「钦赐龙藏」， 奉旨回山，为槟城有佛教大藏经之始。民国以来，藏经已有民版了，不像 以

前官版的藏经专供在皇宫中陈列，民众是难以享受的。所以五十年来， 各寺院次第成立，亦多有次第

购置藏经的。如今日的槟城佛教社及菩提学 院，多有几种不同版本的藏经。而妙香林更有藏经四部：

（一）频伽版大藏 经，（二）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，（三）日本黄蘖宗弘福寺版大藏经，（四）台湾

佛教 文化馆新影印的大正藏经正绩两编。最後一种，今日槟城各寺院及私人请 购者，大约有十余部。

笔者亦曾购置一部。正藏约有九千多卷，连绩藏有 一万多卷。大藏经的流通，正是佛教文化慧命的延

续，只可惜今日多数人都 把它作为束置高阁的供养品，或供给蠹鱼作食料，不用来研究发扬和光 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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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谈到宣传佛教文化的经书和刊物，在经书方面，历年来槟城各寺院中 也印得不少，如菩提学院、洪

福寺、佛学社等处，不时有中英文的经书印 出。妙香林则近来曾印英译金刚经、普门品、六祖坛经，

药师经各三千 本，释迦牟尼佛传五百本。菩提学院印初中佛学课本一万五千本。马来亚 佛教会印佛学

纲要三千本，佛学 ABC 二千本，药师经讲记，金刚经讲话 各一千本，都是詹天予居士施舍净资印赠

的。笔者亦曾募印维摩经讲话二 千本，及自印近作南游寄语，正觉的启示，真理的光明与温暖各一千

本。 还有演本法师在槟时也出了佛化丛谈，法海一滴等许多著述。在刊物方 面，过去曾有本宗法师在

槟观音寺编辑狮子吼月刊，从事宣传佛教的文化 工作，但出了十数期即告停顿。其次是笔者一九五一

年在澳门创办的无尽 灯杂志，三年前曾由香港迁来槟城出版两期，因笔者去美国夏威夷弘法， 乏人编

辑，就把它迁到星洲去编发。到去年四月马来亚佛教会成立，需要 一个会刊，又把它迁回槟城，交付

会中弘法组明德、伯圆、龙辉三法师和 傅全琦居士编发。因会写佛学文章的人太少，似还未够学术水

准，只作为 通俗宣传佛教文化的刊物罢了。  

    在教育方面，佛教的教育原有二部份，一是专门的僧伽教育，一是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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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的社会教育。前者是为造就专门佛教学术人材或传持佛教的中心人物而 设办的僧伽学校，佛学研究

院；後者是为摄化信众，培植德育而施设的普 通的佛化学校。槟城自从成为英殖民地，至今一百数十

年，可说未曾办过 专门的僧伽学校或佛学院。在一九一?年前後随妙莲长老南来的极乐寺监 院善庆和

尚，曾经有过一番雄心，把暹罗王送给虚云长老的数千咪（一咪 等於中国的一亩）荒地，申请过来开

辟农场，种树数万株，复集股董金卅 万余元，组织一个「佛教公司」，躬自督垦，预拟得利生产，办

理佛教学 校、医院、育婴堂等各种慈善事业；不意劳苦数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突 起，世局骤变，希望

悉同画饼，反亏蚀资本数十万元，而善庆和尚亦於一 九二一年撒手尘寰，带业往生去了。佛教的学校

和医院虽未办成，但善师 能有这种雄略和愿力，倒是高人一筹，值得钦佩。本邦过去不但没有佛教 专

门的僧伽学校，就连普通社会的佛化学校也未曾有过；真正有的第一间 佛教学校，要算今日设在湾岛

头的菩提学校。  

    菩校是由菩提学院创办的；菩院最初的主持人是芳莲比丘尼。芳莲出 身闽南望族，童真入道，事佛

精勤。约於一九三二年南来弘法，深得侨胞 崇敬，旋由信徒林桂仙、林碧曜、邱爱莲、林桂玉、叶彩

芳、侯秀云等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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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购置湾岛园屋数楹，重新修茸，创设菩提学院，安众办道。她曾讲地 藏、普门等经，以阐扬佛理为

职志。一九三五至三七年她率徒众陈宽宗， 吴宽定、陈慈华等卅余人朝拜缅印佛教圣迹，及参访国内



诸大名刹善知 识，归来示疾，於病榻间犹向诸门徒及王弄书、陈少英等以未践办学度生 之志愿为念。

逝世後，菩院遂由陈宽宗、宽定为正副住持。所幸诸门徒诸 居士均能克绍其志，辄相过从，研讨教

理，自修复以度人，乃初设佛学班 为侨生佛徒补习佛学与华文。一九四?年，创设菩提义学，分编五

组，邀 毕俊辉、陈少英、吴人俊、何淑英为教师，不数月学生达八十余人。时中 日战起，适慈航法师

随太虚大师所组织的国际佛教访问团南来，留院讲解 唯识因明等科，来学者有工商各界子弟、学校教

师、家庭妇女。但院宇狭 隘，急需兴建，适胡文虎、文豹昆仲先後莅院参观，得其赞许，慨捐叻弊 伍

万元为倡。并请林连登庄来福等诸侨贤组织委员会，力赞孤儿教养事 业；但受太平洋战事影响，不久

所有一切筹建工作，皆遭停顿。一九四五 年九月三日在胜利声中恢复义学，并组织校董会，选出正副

主席苏承球， 潘应祥，财政许平等，常委十五人，以陈少英为校长，以王弘法为名誉校 长。在一九四

六年正式注册为菩提小学，一九四七年胡文虎居士重来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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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，嘉许有成，毅然独资兴造全座院舍，以中为佛殿，左为校舍，右为修 士静室，耗资三十万元，经

两年时间始告竣工，成一规模完备的高级小 学。一九五一年增设职业班，除授普通中学课程外，兼授

缝纫绣花图画音乐各 科。至一九五四年得当地政府批准中学注册，即甄别职业班学生分编为初 中二年

级三年级两班。是去冬第一届初中毕业生参加会考，成绩优良，百 分比冠全槟中学。时学生逐渐增

多，中学课室不敷应用，亟待兴建，适值 一九五六年为佛纪二五??年纪念，由菩提王弄书、陈宽宗及

笔者等鼓动 全马诸山僧伽发起募捐购得菩校右邻地段数万尺，献与菩院作兴办中学之 用。旋由董事部

连裕祥、王景成、苏承球、庄汉良、陈文炳、李月樵、许 锦亮、骆清泉、锺文贤、陈君玉、叶苔痕、

骆葆亨、陈火炎、蔡锡洪、许 来有等发动筹募建校基金，并邀星槟平社义演京戏，协同筹款，在去年

四 月动土，至十一月即告竣工，新型校舍，巍然矗立，蔚为全槟规模完具的 华文中学之一。并得新校

长傅晴曦，教导主任颜菊容二女士莅校计划校 政，进步迅速，今春开学，学生已增至七百多名。高初

中及商科各班除授 普通中学应授课程外，每班每周增授佛学一课，多由笔者担任讲解，藉使 学生於受

智育体育美育外，多注重人格修养的德育，以及慈悲和爱的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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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，互助合聚的群育而已。  

    此外，安顺律的槟城佛学社，近来请美国法师苏曼迦罗和苏西谛师 徒，常川驻社宣扬佛法，并办有

星期学校，有八九班学生，多为该社社 友的子女，每在星期日上午授课一二小时。高级班闻由二师自

任教师，初 级班的教师，则由高级班的学员邱心海、刘长发等担任。这种星期学校， 是仿效日本人的

办学方法。日本佛教徒在美国夏威夷等处办得很多星期学 校，是利用学生休假的空暇，为他们多授点



德育的知识，希望他们将来做 个品学完具的人材，是很有意义的。  

各族佛徒的弘法情形 

 

    马来亚是多元民族混合的国家，自然宗教也是多元的，而每种宗教里面，亦复自有派别。如佛教

有华人信仰的大乘教，有锡缅暹罗各国人信仰的小乘教。本来我为说明上的方便，应该分大小乘两系

的佛教，和两系的信徒来叙述他的渊源和演变过程；但事实上，现在用大小乘的眼光来分宗别派，已

不合时宜，因佛原始说法，并未硬性地规定什 是大乘教，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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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小乘教，维摩经所谓「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」，因听的人 的程度浅深有别，得益不

同，就生出大小乘的见解思想差异。其实佛原来 还只是说一种法，法华经所谓「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

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 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」。而且近十年来有世界佛教联谊会的组织，几 次开

会，都强调或呼吁废除南传小乘和北传大乘的名词，主张抛弃成见， 要大家打成一片来宏布同一宗旨

的佛理。所以我现在也不从派别上来做工 夫，以免分河饮水。同时以槟城来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，

华人大概以信 仰锡缅暹罗的小乘教为多，因马来亚的佛教最初是由锡兰方面从爪哇群岛 传过来，槟

城尤其是地连泰境，所以盛行小乘佛教；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後，华人大多转信大乘教，因华人社会

信仰的根底；是中国的大乘教，而 日本是信仰大乘的，经过日治时代的熏染，所以多信起大乘教来

了。而他 们所信的大乘教，多属於中国的净土宗，所谓「家家阿弥陀，处处观世 音」，华人的家

庭，几乎每家都有供奉观音菩萨的。虽然，他们仍同样的 去暹庙烧香听经，事实上两派佛教都同样信

奉。而笔者现在写槟城的佛 教，是以华人华僧为中心，故上文未说及锡兰、暹罗、缅甸各国佛教在槟 

弘法的情形，和弘法的人物。现在有在此补述一番的需要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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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一）槟城有锡兰寺庙一所，在亚依淡附近，有锡僧三四人驻槟弘法，建 立历史约有三四十

年，是锡兰式的单层建筑，装饰甚为瑰丽。住持为锡兰 高僧德宝法师，年约七十多岁，来槟已有三十

多年，能用闽语讲经。经常 每逢星期日，亦赴佛学社作通俗开示，德望甚隆。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， 

他在锡兰堪地马尔瓦达，接受国家一项隆重的仪式，被封为「达摩吉地」 （义为法王，即晋升为星马

高僧长）。他还有一个助手法师，名叫做（Ven. P. Permaratena），四十七岁，亦擅於讲经说法。去

冬马来亚弘法团出发全 马各地巡回弘法，他曾参加为讲师，并加入马来亚佛教会为名誉会员与讲 

师。  

    （二）全槟有暹罗寺庙三所：一在浮罗池滑暹越路，有暹僧十余人。住持 僧华人多称呼他为



「菩提乃玲」。他办理法务大概很能干，闽藉妇女信奉 他的很多。现在寺中费数万金，塑一巨大的卧

佛，尚未完成。据说这卧佛 有七十多尺长，与曼谷一百四十尺长的卧佛，缅甸白古二百四十尺长的卧 

佛，同称世界三大卧佛。他有出家徒弟名（Phra Onn），今年只有廿一 岁，口才伶俐，讲演很动听，

去冬亦曾参加马来亚弘法团为讲师，亦为佛 教会会员。另一在巴都兰章，有暹僧六人。第三在车水路

霹雳律，有僧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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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人。都是作修持与弘法的工作。  

    （三）槟城有仰光寺庙一所：在暹越路暹庙对面，住缅僧二人。对於弘法 的活动能力，似比

锡暹僧人为差。该寺约於一百廿五年前建立，已有相当 长的历史，恐在锡僧暹僧未建寺之前，缅僧已

捷足先登了，只因他们弘法 人数太少，被锡僧暹僧後来居上罢了。  

    除锡兰缅甸暹罗三国僧伽驻槟弘法外，尚有美僧苏曼迦罗（Sumangalo） 和忍士慧衲（J. E. 

Waganer），苏西谛（Rev. Susiddhi）三位法师，值得一说。 苏曼迦罗是美国人，家乡离纽约不远。

他的来历颇奇，家庭五代以来，长 子都是承继牧师职位的。到他一代是一个独生子，他父亲当然以为

他是做 牧师还成什 问题；谁知他十四岁在中学读书就对宗教发生兴趣，而选择 做信仰的宗教并非

耶教，却是佛教。夏威夷大学毕业後，便表明他是佛教 徒的身份，引起他的父母反对，朋友讥嫌，甚

至与他绝交，他也索性披起 黄袈裟跟日本法师出家作比丘，勇敢地挑起宣传佛教的担子。据他说，先 

在日本学大乘教，後来又至泰国受比丘戒，学小乘佛教。所以他对大小乘 佛教都宏扬，似乎还没有什 

偏见。一九五六年他受槟城佛学社之聘，来 槟传教。除在佛学社讲经外，还不时由林忠亿居士陪伴他

到菩提、锺灵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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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江各中学，及监狱、麻疯院、肺痨院、保良局、安老院、感化院、威省 各新村，及星马各地巡回演

讲，是一个富有学识经验，天才雄辩杰出的弘 法人物。过去亦曾在日本、泰国、美国各大学中学讲

学。据说当他五十五 年前在美国学佛时，那时美国信佛的人只有十四个，而今日美国信佛的人 已快

近百万了。一九五七年笔者赴美国弘法一年，他曾来菩提中学代替为 高班学生授佛学课。他因奔走弘

法过劳，弄得瘦骨  ，但精神奕奕，老 当益壮的样子，真使人敬佩！忍士慧衲法师，俗家是一个教

舞蹈的教授， 在夏威夷被他感化而出家。一九五七年也曾来槟做他的弘法助手，次年已 回美坛去重

操旧业了。苏西谛法师是旧金山三藩市人士，在俗是好莱坞电 影公司的副经理，每月拿薪水美金七八

百元，受他的感召，也出家披起黄 衣来。他一九五九年去日本受戒之後，也来槟城驻锡佛学社做他弘

法的副 手，甚受学佛青年男女的欢迎。现在佛学社办的星期学校，听说就是他主 持的。这几位美



僧，都学过大小乘佛教，而槟城华人的信仰是包括大小乘 佛教混合的，自然他们的说法也很投机，所

以受到大家的崇敬与拥护，也 不无原因了。  

    综上所述，槟城的佛教，以华人信佛最多，占全人口七十巴仙；而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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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的寺庙与寺僧，亦以华人的为多，如果华僧能集合力量，组织健全的教 会，负起宣传的责任，则民

间那些因袭的陋劣的错认的佛教观念，自有可 以改转而能澄清的一日。为了这个基本弘法的原则，曾

在去年组织了马来 亚佛教会。现在要做的事情，应该一是建立弘法的中心处所，普遍地宣扬 教义；

二是推动佛化教育，多办学校；三是多做慈善事业，倡办佛教医 院，施诊所等，发扬佛陀救世的精

神。因为佛教少宣传，不但理解佛教的 人日少，出家的人也更少了。如目前的马来亚就很少人出家，

皆因缺乏宣 传，普通一般人皆未明出家的神圣意义，视出家为畏途，所以做父母的也 不肯把子女送

出去，没有像宋朝裴休宰相那样把儿子送去出家，还写出一 篇热情悲壮而感动的诗句哩！听说前几年

在某地有僧人因把小庙传给菜 姑，官司闹到法庭，法官问他为何不多收出家僧徒，而把小庙传给菜姑 

呢？他答道：「法官！现在马来亚的人，你想叫他出家，即使你把苏丹让 给他做，他也不愿意出家

呢！所以只好把庙传给菜姑了！」现在已如此， 如再不宣传出家的真义，没有青年出家，而现在政府

又限制未足四十岁的 青年僧来马，将来这几十个老的渐渐死去，可能五十年後，不要说佛法弘 扬，

恐怕僧人也会在马绝迹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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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教育方面，全马除马六甲近年创设一间香林小学外，过去只有芳莲 比丘尼来槟，以她的志

愿力量之所影响，竟能产生一间堂堂的菩提小学和 中学来；而六十多个来槟的男僧伽，反而搞不出一

间僧伽学院或佛化学校 来，真是「笑看巾帼，压倒须眉」了！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纪二五?四（一九六?）年六月廿五日脱稿於竹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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